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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的关洛道中，一片荒凉。在李靖看，有生气的只是他所骑的那

匹白马，马蹄敲打着坚硬的黄土地面，单调的声响，更增添了几分凄凉

寂寞的意味。举目望去，大地如死，人，人都到哪里去了呢？

“人！”李靖在心中感叹地自答“：这年头随时随地可死！”死于开运

河、营宫室的沉重的劳力压榨，死于师出无名的征高丽，死于饥馑，死于

瘟疫⋯⋯

自一早离开东都洛阳，整天水米未曾沾牙 年岁荒得连打祭的

地方都不容易找到；天色不早，今夜的宿头不知在哪里？一身衣服，被

汗湿透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已不知几次！喉头尖辣辣的，干涩得连唾沫

都没有了。马，不住地扬一扬头，发出短促的嘶鸣；李靖知道它在向他

抗议；他亦早该有它的一份清水与饲料了！

“可怜，”他拍拍马的脖子，叹口气说“，唉，你也是生不逢辰！”

忽然，隐隐传来一阵锣声，李靖抬头看去，发现远处有一片房屋，顿

觉精神一振“。快走吧！”他对马说“，有了人家，总可以弄点吃的、喝

的！”

于是他微叩马腹，放辔头跑了下去。一进镇甸，大路北面就是一家

小店，他下马喊道“：店家、店家。”

“客人干啥？”跑出来一个面黄肌瘦的伙计，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这会干啥？住店。”他说“，先把马鞍卸下来，好好给它上料 ⋯”

“对不起，你老！”伙计打断他的话说“，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吃的，你

再赶一阵吧，十五里外，有个大镇，那儿好得多。”

李靖大为失望“。那么，”他问“，井水总有吧？”

一

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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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嗯，嗯，”伙计迟疑了一会，慨然答应“，好吧！你请等一等。”

过了好半天，伙计拎来半桶混浊的井水，一只破碗。李靖先舀了一

碗，摆在那里等它沉淀，又解下皮袋灌满，然后饮了马。等那碗水稍稍

澄清，他一口气喝了下去，味如甘露，美极了。

“多谢，多谢！”他取一小块银子酬谢了伙计，牵着马慢慢往西遛了

过去。

不远，一处广场，一群人围着两个胥吏，一胖一瘦，却都是满脸凶

相。另外有一名地保，抱着面锣，愁眉苦脸地站在旁边。

李靖倒要听听官府又有什么花样，路上也好注意。于是，在一棵歪

脖子树下系好了马，站在人群后面细听。

“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？”瘦的那个胥吏，嗓门很大“，我再说一遍，皇

帝行幸江都，龙舟要人拉纤，每家出妇女一名，老的不要，丑的不要，要

十六岁以上、二十五岁以下，平头整脸的。限三天以内，到县城报到。

这是皇命差遣，谁要耽误了，可当心自己的脑袋！”

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嗡嗡的声音，每个人都在小声埋怨，但眼中都流

露了深沉的怨毒。

“我家没有年轻妇女呢？”忽然有人大声发问。

“你没有长耳朵？刚才说过了，出钱也行。”

“钱也没有呢？”

“哼！你命总有吧！”

“对了！”发问的人，立即接口，大声答说“，命我有。就剩下一条命

了！”说完，狠狠地往地下吐了口唾沫。

那胖子胥吏，立刻一抖手中铁链，瞪着眼骂道“：他妈的！你这是干

什么？”

“我吐我自己的唾沫不行吗？”理直而气不壮，已大有怯意了！

“你还强嘴。”胖子粗暴地叱斥，然后拿眼去看他的同伴。

瘦的那个大概是头儿“。这家伙不要命，还不好办吗？”他阴恻恻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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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了这一句，向胖子微微使了个眼色。

那两人是狼狈为奸惯了的：胖子狞笑着一甩铁链，往那人当头就

砸；瘦的更坏，伸一条腿在那人身后，等他惊呼着踉跄后退时，正好绊倒

在地上。胖子起右脚踏在他当胸，一链子下砸，立刻打晕了过去。

旁观的都是敢怒不敢言。有那年长的，陪笑讨情，让胖子一掌推个

跟斗。

血脉偾张的李靖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决心宰了这两个虎狼恶吏，悄然

拔剑，剑起数寸，发觉有一双手按在他手上。

李靖转脸去看，有个中年道士以极轻但极清晰的声音说：“匹夫之

勇，不可！”

这一下提醒了李靖，惹出麻烦来，耽误行程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他

按剑归鞘，投以服善受教的深深一瞥。

他亦不再看下去了，退身出来，解马赶路。这些惨剧，十二年来，他

看得太多，太多；最叫他忘不了的是，大业七年，为征高丽，在山东东莱

海口，建造三百艘战船，自督造的官吏至工匠、民夫，昼夜站在水中，自

腰以下，溃烂生蛆，那才真叫是伤心惨目！

“匹夫之勇，不可！”他默念着那道士的话，再一次激励自己，匹夫之

勇，妇人之仁，都无用处 动心忍性，从根本上去点他一把火，才是正

办。

忽然，一阵清脆的銮铃从身后响起，回头望去，一匹枣红小川马，驮

着那中年道士，正得得地赶了下来。

“前面那位仁兄，请等一等！”道士在马上大喊。

李靖不知他是什么路道。但料想他不致有何恶意，于是，勒住了马

等他行近，问道“：道长有话跟我说？”

“四海之内，皆是弟兄。”道士指着前面一片树林说“，咱们到那儿，

下马叙叙。”

李靖点点头，一领缰绳，往树林里跑去。等他下马，道士也到了；解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4 页

下马后一个朱红酒葫芦，拔开盖子，自己先喝了一大口，跟手递给李靖。

这表示酒中无毒，李靖尝了下，是上好的河东汾酒，只是这么热的

天，而且又饥又渴，喝这烈酒，不甚相宜，所以浅尝即止，把酒葫芦交还

了道士，眼光却落在系在枣红马后的干粮袋上。

道士很机灵，立刻又取下干粮袋，递了过去，同时问道“：贵姓？”

“李！”李靖从袋中取出两个馍，双手一搓，弄成碎块，先喂了马，然

后自己取了块往嘴里咬。

那道士的神情很奇怪，眯着眼，不断地打量李靖，仿佛在骡马市挑

选牲口似的。

李靖被他看得有些恼了“。道长！”他冷冷地说“，你在我身上打主

意？”

“李兄一表人才，今年二十几？”

“二十八。”他照实回答。

“二十八正走眼运。”道士伸两指指一指自己的眼睛“，就在今年、明

年，李兄要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业，一举成名，出人头地。”

原来道士在看相！李靖心想，这人的一双眼太活，行迹诡秘，说不

定有什么花样搞出来，不可不防，便笑道“：噢，但愿如道长所说的那样。

不过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，能做一番什么样子的大事业？”

那道士先不答话，闲闲地走了一圈，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，看清了

林中别无他人，才走到李靖面前，压低了嗓子说“：杨广这个昏君快完蛋

了！方今天下，群雄并起，正是大丈夫成功立业之秋；我孙某相遍天下

士，像你这样的骨骼，真还少见。李兄！”他停了一下，重重说出一句话，

“你可得早走一条路噢！”

前半段话，李靖倒是完全同意。但说到相法，可就显得有些故弄玄

虚了！难道这姓孙的道士，走遍天下，免费给人看相，就是要找个骨骼

好的人来成功立业？如果没有这样的人，杨广这个昏君就可以不完蛋

么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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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一想，李靖觉得不足与言，不可与言，所以故意装作不解地问：

“什么路？”

“李兄，这你可不对了！”孙道士大为不悦“，我拿一片诚心待人，你

怎么跟我装蒜？”

李靖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歉意地笑一笑，把干粮袋递还给他“：多谢

道长的好馍，再见吧！”

“我孙某真的就这么不值足下一顾？”孙道士的悻悻之色，毫不掩饰

地都摆在脸上。

李靖有些为难，迟疑半晌，总觉得还是保留些的好“。道长！”他微

显不安地说“，萍水相逢，我也不能多说什么。有机会咱们再谈吧。”

说完，李靖唱个喏，管自解马离去。刚出树林，孙道士又追上他。

“李兄！你这一去是到长安？”

李靖考虑了一下，答道“：想到长安去看看。可也不一定。”

“如果你到了长安，可千万别忘了去找我。请到东市酒楼，一问孙

道士，就有我的下落，我替你引见一位最爱朋友的盖世英雄。”

听他说得这样情意殷殷，李靖慨然答应“：好！如果我到长安，一定

找你去。”

孙道士满意地笑了笑，一抖手把袋干粮抛给李靖，接着在他马后拍

了一掌，那匹白马载着李靖，放开四蹄，沿着官道奔了下去。

一分了手，李靖倒反有些快快然。在马上回忆这无意的邂逅，觉得

孙道士这个人很有趣味，倒真值得交一交。又想到他所说的那位“最爱

朋友的盖世英雄”，不知道是谁？他是长安以北的三原人，离开家乡，漫

邀江淮，也不过是近半年的事，难道就这短短的半年中，崛起了一位英

雄，而且还是“盖世英雄”，倒非会他一会不可。

因此，李靖一到长安，径向东市旅舍投宿，草草安顿了行囊，随即来

到旗亭，直上酒楼，要了酒菜，闲闲地向酒保问起“：有位孙道士，你知道

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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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听这句，酒保立刻换了副神情，又惊又喜似的，仿佛遇见了久别

的亲人。“原来你老是 他使劲抹了抹桌子，又放低了声孙道爷的朋友

音说“，孙道爷有事到华阴去了，一两天就回来。你老有什么话，尽管吩

咐我，等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。”

李靖深感扫兴，他自然不能向酒保打听什么“盖世英雄”，只好说：

“没有什么，我随便问问。”

他是这样近乎冷淡的态度，酒保却殷勤得很，斟酒上菜，川流不息

地来伺候。李靖此来长安，原有件大事要办，来访孙道士只是一时好

奇，既然不遇，也就放开了，慢慢喝着酒，在心里盘算自己该做的事。

邻桌“‘我梦江都好，征辽亦偶然！ 的酒客朗然长吟；李靖抬头去

看，那酒客红扑扑的脸，很有些醉意了“，你知道这是谁做的诗？”那人问

他的同伴。

“谁的？”

“嘿！提起这两句诗，来头可大了！”

“你倒是说嘛！”他的同伴似乎很讨厌他的醉态，不耐烦地催促着。

“是当今皇上，这一次到江都去以前，留别西京宫女的诗。原来征

高丽也不过是偶然之事，他这一偶然不要紧，咱们几十万年轻小伙子可

就⋯⋯”

“嘘！”酒保赶了过来，以手掩口，示意他“莫谈国事”，然后又指指窗

外，眼有警戒之色。

李靖不由得也抬眼望了望，不远处的旗杆上挂着两颗人头，旗杆上

血迹斑斑，殷红的是今天沾上的，紫黑的是昨天、前天的陈迹。

旗杆下，一队兵士押着辆囚车辘辘而过，须眉半白的囚犯，闭目待

死，车上插着一条斩标“：斩莠言乱政犯官崔民象一名。”大家都知道，这

“犯官” 奉信郎崔民象的“莠言”，只是七月初上表谏劝皇帝，不宜巡

幸江都而已。

许多的酒客，包括醉酒大言的那位在内，都是黯然无语。忽然 哗

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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啦啦一阵大响，有些酒客惊得一跳，仓皇四顾，一只绿眼睛的大黑猫正

从桌上跳了下来，地下一大堆破碗。

酒保一看，双肩一耸，瞪大眼睛，盯着那猫；猫也弓起了身子，睁圆

了的那对绿眼，流露出生命遭受威胁的惊恐。一眨眼，那猫箭样地往横

刺里一蹿，李靖眼明手快，一把捞住，拎了起来。

大家都要看酒保如何收拾那猫。李靖却撒手一抛，纵它逃走“。算

了！”他向酒保说“，我替那猫赔你的碗！”

“哪里的话。”酒保换上笑脸“，你老受惊了！”

李靖微笑不答。推开酒杯，吃了两个馍，取一块银子放在桌上，起

身下楼。

“你老怎么走了？”酒保慌忙赶了上来“，耽搁在哪里？等孙道爷回

来。我好告诉他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他点点头，扬长而去。

他有大事要办。回到旅舍，换了衣服，袖子里藏一个手卷，一直到

相相府求见丞 杨素。

“丞相吩咐了，今天不见客。”门上的人回答。

“你何妨试一试，也许愿意见我也说不定。”

“哼！”门上冷笑一声，把眼转向别处，懒得再看他。

“喏，我有名帖在此，拜烦通报。”

那人发现手中异样，一看，李靖塞到手中的，不止一纸名帖，下面还

有块银子；有了门包，那就好说话了“。也罢，等我去禀长史。你候着！”

说完往里走去。

不到一盏茶的工夫，那人回了出来，满面堆笑地说“：你老请坐！长

史说：丞相今天本不见客，你老与众不同，只是丞相刚起身不久，有几件

要紧公事得先看，怕有一会儿才见得着，请耐心坐一坐。”

显然，相府长史已有告诫：李靖是个名士，不可怠慢。那人才会这

样前倨后恭。就不知杨素心目中如何想法？“如果他也这样看重自己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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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言就有作用了。”李靖在想。

这一等，等了有一个时辰还不见动静。李靖有些不耐烦了，心里生

气，杨素如此慢客，非先说他两句不可。但念头刚转到此，陡然想起孙

道士的话，立刻心平气和，为办大事，这些都不该计较的。

终于，卫士递相传言“：请李郎！”

李靖从容不迫地穿过一重重厅堂，到了一处别院，卫士站住了脚，

看着李靖的腰际。

他知道到了杨素接见他的地方，解下佩剑，双手捧给卫士，然后徐

步登堂。

已经到了刀兵四起、天下大乱的时候，留守西京的丞相，却仍旧保

持着在升平盛世都嫌奢侈的豪华排扬。李靖一瞥之间，只见两行珠围

翠绕的歌伎、侍儿，环拥着痴肥如猪的杨素，他盘踞在胡床正中，一个侍

儿打扇，一个侍儿捶腿，一个侍儿拭汗，一个侍儿捞住他的尺把长的白

须，正用一把小牙梳替他在轻轻梳理。就在这样的脂粉丛中，杨素安闲

地在处理军国大事。

他身边只有一个男人 相府的长史，执住文卷的一端，另一端在

一个女郎手里，斜背着身子，不知面貌妍媸，只见极好的身段，她正用双

手慢慢展开文卷，腰肢一转，李靖发现她手中还捧着一支拂尘。拂尘，

只有白、黄、棕、黑四色，而这支拂尘是极纯正的朱色，鲜艳夺目，入眼令

人精神一振。

杨素执笔在手，略略审视文卷，随手判押。一会儿功夫，几十卷文

书，处分得干干净净。在堂前守候，冷眼旁观的李靖，暗暗佩服，他想起

后汉许劭评论曹操的话“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，杨素仿佛相似。

可惜，杨广是个大混蛋，只能利用他夺宗弑父，篡窃大位，却不能善用他

的治世长才。

“客呢？”杨素掷笔抬眼，以重浊的声音发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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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，李靖不待传请，闪身出现，先略作顾盼，然后雍容不迫地踏上

几步“。三原李靖，拜见丞相！”他作着揖说。

杨素是见过李靖的。那还是许多年以前，在 李靖韩擒虎家里

是韩擒虎的外甥；因此，杨素以前辈的资格，只欠一欠身说“：请坐吧！

药师，恕我行动不便，不能还礼。”

“不敢！”李靖告了坐，在侍儿移来的锦墩上坐下。

“药师，你我十年不见了吧？”

“十二年。”

“对了，是老皇驾崩的那年冬天。十二年不见，想不到你已名满天

下，真是后生可畏！”杨素又问“，你从三原来？”

“不，从江淮而来。”

“一路上有什么见闻？”

“多得很。”李靖平静地说“，有一项古今未有的壮观，可以跟 相说

一说。”

“噢！”杨素足迹不出西京、东都，他也像一般老年人一样，喜爱听些

新奇的故事，所以兴味盎然地注视着李靖。

“新开的运河，几百里都是船。”他闲闲地说。

“什么船哪？”

“龙船。”

杨素爽然若失，微感不快，但仍旧敷衍着问下去“：喔，你说的是皇

帝行幸江都这回事儿。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实在是壮观！丞相，你想！”李靖伸手在空中画出半个圆圈“，运

河里的大船，一眼望不到底。白天，两面岸上十几万背纤的妇女，赤着

脚，慢慢儿地把船拉着往前走；到了晚上，船停了，几百里的水面，灯火

通明，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”李靖一气说了下来，声音越来越高，神情

越来越激昂，但到这里，突然一顿，然后凑近杨素，低声问道“，可是，丞

相，你知道老百姓怎么过日子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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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奸巨滑的杨素，声色不动，顺着他的语气问“：怎么过？”

“人吃人！”他大声地说。

“啊！”一阵娇呼惊叹，那些歌伎、侍儿都睁大了眼，看着李靖。

“老百姓没有东西来填饱肚子，只好吃人，人吃人！自己的孩子不

忍吃，易子而食！”

“啊！”又一阵娇呼惊叹。那些足迹不出相府、锦衣玉食的女孩子，

从未想到过，世间竟有人吃人这回事！她们起先不能相信，转念想一想

却又不能不信，因为他们了解丞相的权威，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假话。

而杨素却似真的不信，神色之间，无动于衷“。药师！”他以告诫子

弟的口吻说“，你的话太偏激了！”

“丞相！”李靖剑眉上扬，抗声相答“，身为宰辅，岂可不问民生疾

苦 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药师，我是西京留守。”杨素越发倚老卖老了“，老夫耄

矣！关中以外的事儿，我可力不从心啰

李靖大为泄气，他原想动以情、责以理，激起他的恻隐之心和责任

感，才好密陈大计。谁知这似蠢而猾的胖猪，软硬不吃，倒拿他没有办

法了。

就在他这踌躇欲退之时，突然发现一对眸子，似宝石、似星星、似寒

潭秋水、似夏日荷珠，美得不可方物；而在风情万种之中，却又透出凛然

正气；同时，那一对眸子也会说话，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，那对眸子在告

诉他“：说下去！该说的话，一定要说。怕什么？”

于是，李靖突然振作。 丞相，我还有几句话，要单独跟丞相谈。”他

以极郑重的语气说。

杨素迟钝地点一点头，转脸向长史吩咐“：你们退下！”

长史退到屏后，卫士还在廊下，而那些侍儿们仍在，李靖顾忌着还

不敢开口。

杨素知道他的心意“。这些女孩子，都是我贴身的。”他的一双左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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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视的色眼，眯成一条缝“，不要紧，你说吧！”

相，我既然这样，李靖只好说了，他移一移锦墩，俯身说道： 正要

跟你谈关中的形势。”

从袖中，他取出一个手卷，想找个人帮忙把它展开。眼一抬，正好

又遇见那对叫他惊心动魄、回肠荡气的眸子。不待他提出请求，她

红拂丽人，轻盈地踏步上前，以一双像红芽子姜的手，伸向李靖。

“多谢！”李靖把手卷交给她，执纸退身，展开一幅地图。

，红拂为杨素念那图上的题字。“‘关中形势要览。

“嗯，喔！”杨素打了个呵欠。

李靖没有看到他的表情，他指着图讲解“：关中自古就是形胜之地，

外有山河环绕，内有泾水、渭水交流。沃野千里，物产富足。最好的是

四塞 ，丞相，你看！⋯⋯”险固

“嗯、嗯。”杨素的双目慢慢闭上了。

“萧关、武关、散关、潼关，特别是潼关，为函谷道西来的入口，北面

是黄河，南面是高山，成为一夫当关、万人莫敌的天险，从来就是⋯⋯”

李靖突然顿住了！他发现杨素居然鼾声大起，沉沉入睡。这是多

滑稽的事，侍儿们一个个掩口葫芦；李靖大窘，但更多的是恼怒！

而红拂丽人却报以抚慰同情的眼光，她提起拂尘，轻轻一甩，鬃丝

拂及杨素的额际，他茫然地睁开了眼。

“一个青蝇！”她故意望一望空中，似乎青蝇已经飞去，然后微带埋

怨地说“：客人在跟丞相说话呐！”

“喔、喔！”杨素眨一眨眼看着李靖“，药师，你说，关中怎么样？”

“关中四固之地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周、秦、汉、都以关中为根据

地，东向而取中原，成帝王一统之业。丞相！”李靖说到这里，稍一停顿，

然后用低沉有力的声音，说出他最主要的一个看法，“隋朝的气运完

了！”

杨素矍然，双目一睁，光芒逼人。显然，这最后一句话，到底震撼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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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心弦。

这是不测的眼光，而李靖无所惧。他原是准备来冒一次险的，冒险

而无反应，变作无聊的行动，才是件乏味的事。惟有杨素肯听他的意

见，他才有成功的希望。

于是，他的声音愈沉着了“：方今天下，群雄并起，但是，成大事的条

件，都不如丞相。”

他停下来，等候杨素的反应，而反应是符合预期的“。说下去！”杨

素威严地指示。

丞相握关“是！”他逼视着杨素侃侃陈词， 中的实权，兵马钱粮，都

在丞相手里。一旦起兵，东出潼关，席卷江淮，不用三年，天下可定。丞

相，这是取暴君而代之的大好机会，不可轻易错过。”

他要说的话都说了，态度和立场也都完全暴露了。这是造反！如

果杨素下令要抓他，他已想好了自保的计策：挟持杨素，脱离虎口。如

果不能顺手，至少杨素得偿他的命 先一掌劈开这头肥猪的脑袋再

说。

当然，杨素不会那样浅薄无知，他在考虑，长时间地考虑。

内心紧张的不止李靖一个，还有那红拂丽人。她佩服李靖的见解，

也佩服他的胆量 敢于如此毫无保留地说出“反叛”的话，但当她想

到杨素可能会将他逮捕处死时，她对这位轩昂英俊的名士，忽然有了无

端的怨恨！

“哼！”她在心里冷笑“，居然还是那样不在乎的神气？你的一条命

悬在半空里知道不知道？看看倒是一脸聪明相，其实是个不知天高地

厚的书呆子！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居然敢到这里来说！叫我哪只眼看

得上你？”

骂是这样在心里骂，看却忍不住不看。他，意态舒徐地，仿佛从来

不知道什么叫人情险巇？真是傻瓜！但傻得可爱。

这样想着，她更是目不转睛地盯在他的脸上。忽然，她意会到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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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失态，脸一红赶紧把目光转了开去，却又猛然一惊，几乎失声喊了

她看到杨素微皱着眉，抬起小萝卜似的手指，拈弄着出来 肥大的耳

垂，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，那是杨素动了杀机时的一个惯有的小动作。

“药师！”杨素以赞许的口吻，徐徐说道“，你真是王佐之才！不过，

兹事体大，我得好好想一想。你先请回去，明后天咱们再从长计议。”

这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“。那么，”李靖站了起来“，李靖告

辞。”

客人长揖而退，杨素却还在沉思，那长史从屏后走了出来，眼光闪

烁，显然也不怀好意。红拂急在心里，却想不出一个救那“傻瓜”的好计

策。

“不行！”她对自己说“，一定得想！”

“丞相！居然很快地想到了。 ”她提醒他说“，你不问问人家住在哪

儿，明后天倒是怎么找人家来计议啊？”

“对了，得问问他。”

“我去！”

自告奋勇的红拂，翩然如燕，下长阶、转曲槛、绕回廊，终于追上了

李靖。

“李郎，请留步！”

那如莺啭的声音，一传入他耳中，仿佛饮了一盏蜜酒，甜得醉人。

他迅即转过身来，含笑驻足。

“请问李郎府上的地址？”她也站住了，说话时有细细的娇喘。

“喔，我住在东市旅舍。”

“是⋯⋯”她把声调拉得极慢，同时用右手在胸前做了个手势：先以

拇指内指，从而五指微摇，然后伸手向外微挥。

这表示：杨素不可信任，速离为佳。而李靖却茫然不解。甚至他连

她的手势都没有看明白，她的那双眼睛，令人目眩神移，李靖简直看傻

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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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傻瓜！”红拂不便多作逗留，在心里这样恨恨地骂了一声，转身离

去。然而，她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了一眼，他仍旧站在原处，失魂落魄

似的！

“唉！”她微喟着，懒懒地转身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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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的雨？全心全意沉迷于“孙吴”兵法的李靖，

忽然觉得脸上凉凉的，伸手一摸，指上微现水渍；这才发现，风飘雨丝，

临窗的桌上已湿了一大片。他站起来关上了窗子，揉一揉倦眼，斜倚在

床上，暂时抛开六韬三略，脑中似乎空宕宕的，一片朦胧的灰白。

慢慢地，出现了一支朱红的拂丽，然后是一双秋水似的眼睛，一捻

杨柳似的腰肢⋯⋯李靖神往了！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笑意，心头

有种难以言宣的膨胀的感觉。长长地舒了口郁勃之气，仍还有种抓不

着、摸不到什么的惆怅。

雨越来越大了，屋上炒豆似的乱爆着；还有风，风卷雨丝，一阵高、

一阵低的噪音中，降落一道白烨烨的闪电，仿佛天开了眼一般；然后是

轰隆隆的雷声，自远而近，一声巨响，紧接一声“唏聿聿”的长嘶，凄厉得

很。

是不是有人遭了雷劈，以至于马受惊了？李靖赶紧开了窗子，冒雨

伸头出去探望，只见一人一马，两条黑忽忽的影子，飘没在雨帘中，随后

又见几匹快马“，呱哒、呱哒”踢水而过。

“咚 咚 ”更楼上正打二鼓。李靖关上窗子，心内惊疑，夜深

了，又下着这么大雨，这几匹马，何以在街上奔驰？那一人一马又是干

什么的？宵禁了，那人怎么还能通行坊里？

不管他吧！李靖剔一剔灯，还想看几页书。就这时，听见有人轻轻

叩门。

“谁？”他问。

门外不答，而叩门之声依然。

李靖疑云大起，悄悄摘下挂在墙上的剑，轻轻出鞘，提在右手，一口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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吹灭了灯，掩至门边，等叩门声再起时，用左手渐渐拉开了门。

闪电光中，只见有个着紫色斗篷的男人，手携一支挂着锦囊的紫竹

杖，站在门外。

“谁？”

他的声音为雷声所掩，连自己都听不见。雷声过去，接着是关门的

那人好利落的身法，一闪而入，顺手关门轻响 ，李靖竟不容易察觉

到 。

既然已经进来了，索性大方些，李靖点上了灯，回头去看，这一看看

得目瞪口呆！

那是个男装的丽人，卸去斗篷，脱下男帽，正披散一头长发在抹脸

上的雨水“。白天才见过，不认我了吗？”她略带娇羞地笑道“，我姓张

“喔！”惊喜交集的李靖，一揖到地，恭恭敬敬地喊一声“，张姊姊！”

“叫我名字好了！我叫‘出尘’。”

李靖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又是一阵杂沓的马蹄声，从窗外过去；张出

尘拉住他侧耳静听，微皱着眉，是一种疑虑厌恶的神气。

她的神气太不可解了！她的行踪也太突兀了！李靖陡然警觉，杨

素善谋，可能遣这贴身家伎来蛊惑行诱，别有用心。兵法说得好“：兵不

厌诈！”何妨将计就计，等识破她的行藏，再好好羞辱她一顿。

一个念头没有转完，一片怜惜不忍之心又生。何必呢？对这么一

个“我见犹怜”的女孩子？这样想着，他调和折衷，采取了一种不肯上

当，也不肯骗她上当的态度。

于是，他从容而冷淡地问道“：深夜见访，请问，有何指教？”

“药师！”她有着极妩媚的笑容“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”

好家伙！李靖在心里想：狐狸媚人的功夫拿出来了！他毫不在乎

地答道“：随便你愿意叫什么！”

“那么我就叫你药师！”她停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说“，药师，我现在

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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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是因为我钦佩你的英雄气概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

“我特为来给你报个信。来！”

她一半大方、一半亲切地伸手去拉着他的衣袖，走向床前，准备并

坐密语，但他礼貌地拒绝了“。请这面坐！”他指着临窗的桌子说。

张出尘一愣，随即尽饮笑容，眼中也换上了森然如古潭的寒色，放

下了手，重新把一头长发藏在帽中，然后端然坐到桌子的一头。

李靖坐在靠床的那一头“。有话请说！”他催促着。

“你空有一番大志，可惜认错了人！”低语的张出尘又显得激动了，

“杨素哪能这样容易信你？他疑心你是太原所派的奸细，要来探他的动

向，今夜三更就要派兵来抓你！”

李靖心头一惊，怪不得有那些快马奔驰来往，不用说，是将有所行

动的前奏。然而他不愿在素昧平生、用意不测的女人面前示弱，所以还

维持着表面的镇静，答道“：多谢你的关切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请回去吧，

我自己会有打算。”

“你怎么打算？”

“这⋯⋯”李靖双手一摊，作了个无可奈何、听天由命的表示“，这，

我还得细想。”

“二更已过，三更将到，哪还有工夫容你细想？”

李靖觉得她关切得可笑“。那么请问。”他故意问说“，你说我该怎

么办？”

“走！”张出尘斩钉截铁地说“，马上就走！”

“走哪儿去？”他随口又问。

“太原！”

李靖只一阵疑虑，这女人对自己的行止好像了解得很多，倒奇怪

了“。你何以知道我要去太原？噢，”他陡然想起那奸细的话，这不是她

自己露了马脚“？多谢你，对太原来的奸细，这么宽大！”他冷冷地讽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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